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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楚天都市报》近日报道，从去年10月开
始，武汉市江汉区23岁的商户杨浩自己开的小
店，每月都有城管队员前来索要一包香烟。前几
天，城管队员又来索要，开口要一条每包40元(实
际每包已涨到45元)的香烟，称“招呼下面的兄
弟”。杨浩忍无可忍，将店内监控拍下的一幕，上

传到微博。
消息一出，舆论炸开了锅。短短几小时，某

门户网站的新闻跟帖达10万多。这足以说明，在
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的今天，吃拿卡要式的“微
腐败”已成为“过街老鼠”。事实证明，吃拿卡要
外强中干，见光就死，没必要惧怕它。

■ 漫 画

据《齐鲁晚报》近日报道，一位来自山东济南南
部山区西营镇夏家村的七旬母亲，为了给自己在外
地工作的儿子攒钱买房，从家里担来一挑子自家产
的蔬菜瓜果等山货，不顾疲劳和寒冷，连续近一个
月，几乎天天熬到深夜还在济南街头售卖。她那一份
滚烫的母爱,以及面对生活的坚韧和豁达，深深感动
了路过的市民。

对于那些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买
房让他们对一个城市有更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一

项调查显示，71 .8%的女性认为男性有房才适合结婚，
需要有车的比例为17 .8%。“有房才结婚”的坚硬现实，
让房子成为婚姻进入的一道门槛。房子就像一个“紧
箍咒”，裹挟了太多人的喜怒哀乐。

买房并非易事，年轻人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在城
市购房，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为了子女买房，一
些父母不仅拿出了积蓄，还通过外出打工、做小生意
的方式帮子女攒钱。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手段，“深夜
摆摊帮儿买房”见证了一位母亲的爱与痛。城市集聚
着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也有更高的生活成本。儿子已
经37岁了，儿子、儿媳妇工资都不高，至今还在租房
住，牵挂、心疼儿子的母亲宁可自己多辛苦一些，也
要为儿子攒钱买房。希望儿子早日买上房子，成为这
位母亲最大的利益诉求和最强烈的情感需要。

多年来，在许多城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具

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帮助一部分中低收入者
圆了居住梦，但需要看到，这些政策性住房因为数量
少，受益面较小。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今天，越来越
多的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他们过去在城市里没有
根基，面对高房价常常望“房”兴叹；与此同时，即使
有些人连续几代在城市里生活，也并不见得收入高，
面对高房价同样力不从心。

在商品房价格高企的今天，让所有人都买商品
房实现居住梦想是不现实的。为此，我们应考虑借鉴
我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住房建设思路，让低收入者也
能迈过居住的“槛”，帮助他们渡过生活难关。在我国
香港，在住房制度上实施公屋政策。公屋全称为公营
房屋,即由政府负责策划和兴建,出租给低收入人士居
住的房屋。香港政府于1954年开始实施公共房屋计
划，经过多年历史变迁，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公共房

屋制度，不仅持续大规模地提供着公屋，并且致力于
为公屋居民提供满意的居住质量和管理服务。目前，
香港有大约近一半市民居住在公屋里边。再看新加
坡，建国初期，当时200万人口中有40%的家庭住在贫
民窟或棚户区，能够住上像样住宅的人口只占居民
总数的9%。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成立了建屋发展
局，开始大规模兴建低标准、小户型住房。现在的新
加坡，组屋已成为当地住房市场的主体，87%的人住
在其中。这种住宅比私人房地产市场上的商品住房
便宜许多，受到普通民众的青睐。

在城市化大背景下，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依靠
个人或者家庭的力量来实现“买房梦”，越来越不现
实。为住房困难群体提供住房保障，通过“制度补血”
的方式让他们“居者有其屋”，这样的“弱势补偿”，需
要有关方面在政策上更给力一些。

据《工人日报》报道，今年11月份黑龙江地
区的秸秆点火数量创下新高，由此产生的雾霾是
否对华北地区造成影响也成为一个争议话题。记
者在黑龙江省一些地区采访时发现，各地都在路
边拉起了条幅：“焚烧秸秆污染大气，秸秆还田
肥沃土地”“焚烧秸秆地减产，回收利用能赚
钱”……但让农民纠结的是，这些合理处理秸秆
的良好愿景难以在现实中“落地”。

在一些地区，秸秆年复一年地被烧掉。一些
农民冒着被罚、被绳之以法的风险也要烧，那是
因为：第一，秸秆不处理掉，来年没法种地；第
二，所谓“秸秆转化”如果只停留在宣传上，对
农民来说无异于画饼充饥。

哈尔滨市双城区通过农业局下发“告知
书”，呼吁农业企业等“积极推广秸秆还田技
术，探索秸秆饲料化、基料化、能源化等综合利
用新模式”。地方政府的动机或许不错，然而，
市场经济时代，只要是有利可图的项目，未必需
要政府苦口婆心“告知”，资本的嗅觉肯定比指
令灵敏。“秸秆综合利用新模式”所以落地难，
是因为“第一公里”就被卡住了。每年秋季玉米
被联合收割机采收之后，被打碎的秸秆如果不用
打包机，很难从地里清理出来。可动辄几万元甚
至十几万元的打包机很难成为村民家的“标
配”，谁来提供打包机就成了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发挥应有的作为。

比如，将秸秆转化机械设备列入农机补贴目录，
农民购买打包机等秸秆转化机械可享受政府补
贴；当前为引导鼓励这项产业，政府可以在补贴
等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对农业企业，也应
进行政策引导，通过专项补贴将它们引到这一领
域中来。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多次下发
关于秸秆综合利用的文件，其中提到，各地可根
据实际情况，统筹各方面资金给予支持。秸秆焚
烧严重的地区，要加大财政性资金支持力度。税
收、信贷方面都要为企业提供支持。地方是否充
分利用了国家相关政策？

哈尔滨市双城区的大白家村附近曾有一家秸
秆再利用工厂，但“厂子黄了好多年了”，原因无非
是无利可图。一边是政府“告知”，秸秆回收利用能
赚钱；一边是仅有的一家厂子却黄了，“能赚钱”难
道是忽悠？从媒体报道得知，在河北、河南的很多
地方，秸秆转化肥料、饲料、食用菌基料，以及发电
燃料、工业酒精这样的项目都搞得不错。从前的烧
秸秆重灾区河南省，环保部监测显示，今年秋季以
来到10月8日，全省实际着火点6个，而10月1日至7
日，全省仅发现着火点1个。这说明，“秸秆转化能
赚钱”不是忽悠。黑龙江的秸秆转化企业不赚钱，
有没有政策扶持不够、引导不足的原因，抑或其他
问题，当地政府应关注并解决问题。政府部门要出
台合理的公共政策引导农民，不能只靠“告知书”
在“喊”，那解决不了问题。

让低收入者也能迈过居住“槛”
□ 杨朝清

“秸秆回收利用能赚钱”

靠喊不行
□ 马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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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报道，近日，杭州的张先生表示，孩
子所在幼儿园的家长委员会决定筹资在教室里购
置空气净化器，但出于对于二次污染的担心，自己
并不赞成此事，但家委会表示哪个家长不出钱，他
的孩子要被赶出教室。

雾霾来袭，家委会采取众筹的方式，为孩子所
在的幼儿园教室安装空气净化器，其关心孩子健
康的初衷可以理解。然而，有的家长拒绝在教室安
装空气净化器，也并无不妥。首先，由家长出钱给
教室安装空气净化器，让幼儿园落下了乱收费的
口实；同时，个别教室安装空气净化器，可能会引
发攀比心理，甚至导致教育不公；特别是，在教室
安装空气净化器，不是该由谁出钱的问题，而是该
不该安装的问题。

不可否认，严重灰霾天气，已成为影响城市发
展和居民生存质量的民生难题。但教室安装空气
净化器是否有作用，本身存在争议。防治雾霾，人
人有责。不过，我们应尊重科学，既不要夸大雾霾
风险，又不能盲目乐观，应在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统
一行动下，多帮忙、少添乱。与其过度依赖空气净
化器，不如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对治霾有积极帮助
的事情。若想成为清新空气的享受者，首先不要做
PM2 .5的“贡献者”。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家庭、每
一位社会成员，特别是城镇居民，自觉选择健康、
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倡导低碳，呵护绿色。

据《湖北日报》报道，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国际
童书展上，开卷公布的中国少儿图书零售市场分
析报告显示，全国500余家出版机构年均出版4万多
种童书，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童书销售总量约5亿
册。一片繁荣的景象中也存在着问题。有资深编辑
直言，童书出版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少数出版机
构一味迎合流行趣味，低俗、惊悚乃至血腥的情节
出现在一些销量不低的童书里，值得警惕。

一些出版社将童书价格定得很高，价格远超
价值。阅读童书有助于孩子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他们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应从
儿童时期开始培养。当儿童阅读成为一种奢侈行
为，这一切也就无从谈起。当童书成为“少儿不宜”
的低俗读物，更会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
的反向影响。当童书原创匮乏、选题重复、劣作多
多，我们又拿什么来给孩子们增加精神食粮的供
给？做童书者的眼中除了利益，还要有社会责任。

带着社会责任做童书，就是在“谋义”。一方面，
要让童书价格降下来，而不是把童书当作赚钱工
具。一个基本常识是，读者有承受力才会买书，虽
然也有家长“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但毕竟不占主
流。另一方面，要追求童书产品的质量，力求出精
品，力求出原创，哪怕只是出版一本小小的图画
书，也应该一遍遍地打磨。

做童书要“谋利”

更要“谋义”
□ 何勇海

家长“众筹净化器”

放大环保焦虑
□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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